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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访之六

仁仁青加青加，，为藏戏而生为藏戏而生
———国家级非遗传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人、、一级编剧仁青加专访一级编剧仁青加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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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青加近照仁青加近照。。

在很多场合看到过青海省藏剧
团、黄南州民族歌舞剧团的演出，无
论是在豪华靓丽的剧场还是简陋的
三下乡现场，演员们精湛的艺术表演
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很
多的场合见到过藏剧团的团长仁青
加，他留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在忙碌中
的，电话预约了好几次，终于有了可
以和仁青加坐下来聊聊天的一个下
午的时间。在我看来严肃认真的仁
青加，骨子里其实是及其随和随性的
一个人，他非常的健谈，而且我们的
谈话总会被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所
打断。

一、职业，就这样走近藏戏

仁青加1966年12月出生于同仁
县双朋西乡双朋西村，1984年7月从
黄南州民师毕业后赴青海教育学院
数学专业进修，喜爱文学的他从
1985 年开始藏文学的创作，常在报
纸上发表藏语诗歌作品。也是在这
一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黄南州
藏族作家多杰才旦介绍到州文工团
翻译剧本，当时，这个团正在排演一
部大型藏戏《苏吉尼玛》，21岁的仁
青加利用半个月的时间翻译完成了
诺日团长交代的汉译藏的翻译任务，
给十分爱惜人才的诺日团长留下了
非常好的印象。1987年7月，仁青加
结束在教育学院的进修后，正式调入
黄南州文工团工作。

初到黄南州文工团，仁青加被团
长安排在文艺创研室学习编剧。在
创研室，仁青加根据世界最长史诗

《罗摩衍那》的汉语译本编写了生平
第一个藏语微缩版的《罗摩衍那》剧
本，现在看来，第一个本子未免简单
粗糙，但却是他在编剧领域的第一次
试水，这让他对藏戏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在之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仁青加
每天都在接触藏戏以及和藏戏有关
的一切讯息，在逐渐地走近藏戏这个
陌生的领域。在他的记忆中，有这样
几部藏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
今难忘，这对他后来认识和研究藏戏
不无裨益。

一部藏戏是小时候看过的《智美
更登》。那时候仁青加只有12岁，记
得有一年隔壁村子演出藏戏《智美更
登》，他组织了一帮小伙伴们跑十几
里山路去看，看得很入迷，还为剧中
人物的悲惨遭遇掉了眼泪。看完戏
回家后，他给奶奶绘声绘色地描述戏
里的故事，在那么小的时候，仁青加
就可以把自己看戏的感受完整地表
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藏戏艺术对他
的艺术潜能的一种启蒙或者挖掘。

另外一部戏是多杰太导演的《苏
吉尼玛》，这是非常传统的一部藏

戏。记得剧团去夏河演出，连续演了
九场。每一场藏戏演到最后剧中主
角苏吉尼玛复活的一幕时，很多观众
就开始对着舞台磕头，场面让人震
撼。仁青加看到这一幕，深受感动和
启发，原来好的艺术作品可以具有这
样的感染力，能够打动人心，净化和
温暖人们的心灵。

还有一部藏戏是 1995年华本加
导演的大型现代藏戏《金色的黎明》，
他担任场记。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冲
击力的一部现代藏戏，是藏剧团一种
新的尝试。这部藏戏同样去了很多
地方演出，反响极好，很多观众都是
两眼含泪看完了演出。正是从这几
部印象深刻的藏戏中，仁青加彻底领
略到了藏戏艺术的无穷魅力。

如此，他与藏剧团和藏戏结下了
不解之缘，经过28年的努力，他不仅
成为藏戏行业里的一个专家，而且成
为了藏戏项目国家级的非遗传承
人。回顾过去了的 28年职场生涯，
仁青加说：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和藏
戏走到了一起。

二、进修，在天堂的门槛饕餮

1990 年 3 月，到文工团两年之
后，仁青加获得了一次去“上海戏剧
学院”戏剧文学系进修的机会。当时
他的工资只有几百元钱，而进修的学
费需要 3000元钱，仁青加没有丝毫
犹豫，想办法找熟人去信用社贷款
3000元去了上海。在当时的那个年
代，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贷款去上学，
可以说是一件闻所未闻的奇事。而
仁青加，成为黄南当地因为想去上学
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正是在上海，仁青加感觉自己的
思维和视界在被逐渐地打开，他被每
一天忙碌而紧张的学习生活充盈着，
思想、观念、意识都在改变之中。仁
青加说：正是从上海开始，我正式介
入了戏剧艺术，并且深刻地认识到藏
戏的价值。

作为一名从高原牧区去往国际
大都市上海学习的藏族青年，仁青加
首先面对的是艰难的语言文字关。
所幸，在上戏，他得到了老师和同学
们无微不至的关照和帮助。

当时的班主任孙祖萍，还有他的
专业指导老师徐丽萍让他至今难忘，
尤其是专业指导老师徐丽萍，总会根
据他的特点给他留不同于其他同学
的或者很少的作业，逐渐地由浅入
深，由易到难，给当时用汉语赶作业
很是吃力的仁青加以极大的信心和
勇气。

当时他们的作业是每周写一个
戏剧小品，徐丽萍老师特准仁青加可
以只写大致的构思，而不用写具体的
人物、对话、故事、情节、结构等。就

这样，从第二个学期开始，仁青加已
经可以用汉语写比较完整的作业了，
而且他的构思总会得到老师和同学
们的夸奖和鼓励。他回忆说，那个时
候在学院，每周四下午都会有一节

“观摩课”，会放一些经典的外国艺术
片和影片，记得有古希腊和英国皇家
剧团的演出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作
品，还有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这些
片子成为他们在清寒的读书生涯里
每周一次的精神享受。

在上海戏剧学院两年的进修中，
仁青加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戏剧艺术
的各类知识，除了本专业戏剧文学之
外，他还学习涉猎了文学、编剧、导
演、灯光、舞美等方面的知识，对我们
国家的国粹京剧、昆曲、越剧等有了
基本的了解，这为他以后在藏戏方面
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或许天才便是那些对现状永远
不会感到满足的一种人，他们永远都
在梦想着超越和飞翔，迎接生活中的
种种考验。后来，在 1997年和 2005
年，一心要往外走的仁青加两次赴北
京广播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进修
学习，比较全面地进行了电视文艺、
影视、戏剧编导专业的研修，

一扇扇知识的窗敞开在他的眼
前，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的知识，让仁
青加感到心灵的充实和丰富，他形容
自己在天堂的门槛上。或者人就应
该这样，每天都有新的进步才能不辜
负生命赐予我们这每一天的时间。

三、前辈，他们是领航的学者

如果说藏剧团是一艘行驶在隆
务河上的艺术之舟，那么在剧团立下
了汗马功劳、创编了几部大型藏戏的
剧作家多杰太、华本加就是艺术之舟
上的两位轮机手。他们也是让仁青
加尊重和敬仰的两位前辈。

多杰太和华本加是两位喝隆务
河水长大的农家子弟，20世纪六七
十年代，两人先后进入州文工团从事
舞蹈和器乐伴奏工作，80年代初，文
工团转型排演藏戏节目，两位艺术尖
子脱颖而出，充分展示了他们在戏剧
方面的艺术才华，成为安多藏戏艺术
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两位重量级
藏族剧作家。

华本加是仁青加尊重的一位前
辈，两人虽然在工作中难免因为不同
意见而磕磕碰碰，但私底下关系却很
好。2005年，仁青加去北京进修前，
华本加病重，他去看望华本加，没想
到躺在病床上的华本加拿着修改后
的《金色的黎明》的本子跟他谈，谈了
一个多小时还不让他走，那之后的第
三天，就传来了华本加去世的消息，
仁青加心里非常难过。那次在医院
里面谈剧本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华本
加。

在他的观念里，华本加编导的藏
戏《金色的黎明》是传统和现代结合
得最好的一个剧本，很有意义，这也
是目前仁青加所能接触到的藏戏剧
本里最好的一部。

多杰太是安多藏戏界的一个骄
傲和传奇。1999 年，仁青加成为黄
南州歌舞剧团的副团长。他和多杰
太团长一起共事，一直到 2006年多
杰太团长退休。在多杰太任团长期
间，仁青加一直作为副手支持他的工
作，他们合作的歌舞剧《热贡神韵》后
来还拿到了国家文化部的文华大奖，
后来拍了《纳桑贡玛的悲歌》，拿到了
全国少数民族金奖。

2013 年，多杰太去世。在他去

世前的一段时间，特意把仁青加叫到
家里谈隆务寺藏戏的传承问题，谈寺
院藏戏的挖掘和恢复工作，他把自己
未了的心愿全都寄托在仁青加身上，
希望他能在藏戏传承方面有所成就
和贡献。

华本加和多杰太，是安多藏戏的
两面旗帜，他们先后离去，带着多年
来积累的对藏戏艺术的研究，仁青加
想起他们当初在世时对藏戏的热爱
以及他们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每每
都很感慨，也很伤感。

仁青加说：老辈人对藏戏的热
爱，对事业的追求是现在的年轻人所
不能比的。

四、剧团，肩负不能舍弃的重任

1999年，在诺日团长的推荐下，
仁青加成为黄南州歌舞剧团的副团
长。2006年，多杰太团长退休，仁青
加成为黄南州民族歌舞剧团团长。
上任伊始，他就立下了“三年打基础、
五年创品牌、十年创一流剧团”的宏
伟目标，做了很多剧团建设方面的工
作。在他的意识里，只要剧团工作搞
上去了，那么藏戏的传承便不成问
题。任团长十年以来，仁青加一步一
个脚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改变藏剧
团的面貌，使得剧团各方面有了很大
的改观。目前，剧团发展在全省处于
领先地位。

首先是剧团建设。安居才能乐
业，上任第一年，仁青加开始着手修
建职工住宅楼，同时开始跑办公楼的
项目。2013 年，全体职工搬进了崭
新的办公楼，有了自己的排练厅。之
后，为了解决藏剧团没有演出基地和
剧场的困难，仁青加在政府投资 50
万元的基础上，组织团里职工集资
150万元，把以前的黄南州健身中心
改建成了剧团的非遗中心，承接各种
大型的演出活动，藏剧团终于有了属
于自己的演艺剧场。

其次是人才建设。仁青加认为，
文化是艺术团体的灵魂，一个剧团应
该重视文化，让有文化的人走专业化
的道路。而且他坚持认为，一个有思
想的人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
如果一个剧团没有文化，那么终有一
天会走向失败。

剧团从 2007年开始有意识的人
才培养，他们先后选派 20余人赴省
内外各高校学习进修。剧团组建成
立了圣雪莲民间艺术团，先后聘用过
90 余名编导、作曲、舞美、化妆、服
装、乐队等方面的人才，并且培养他
们。由于藏剧团招考正式人员的条
件比较严格，很多民间艺术团的学员
后来都去了别的团体，他们中有 70
余人在省内外的各个演艺剧团找到
了正式工作，在甘肃、北京、四川、西
藏、甘南、海南、祁连、门源、西宁等地
的艺术团体都有曾经在圣雪莲工作
过的人，黄南州民族歌舞剧团成为了
各个专业演艺团体的人才培养基
地。仁青加说，我现在每去一个地
方，几乎都能遇到在圣雪莲工作过的
学员，学员们流着眼泪给我敬酒献哈
达，感激剧团曾经对他们的培养。

作为黄南地区唯一的艺术专业
团体，黄南州歌舞剧团在培养人才方
面对社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剧目的品牌建设工作，是藏剧团
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年来，藏剧
团在仁青加的带领下，编排出演了一
大批精品剧目以及歌舞节目，他任总
导演、总编剧、艺术总监，带领全团演
职人员创作的精品剧目比比皆是。

1996 年，仁青加任导演并扮演
主要角色的大型现代藏戏《藏王的使
者》，获得文化部第六届文华新剧目
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入选奖；1998
年，他们编排了大型现代藏戏《金色
的黎明》，该戏获青海省“五个一工
程”入选作品奖，获文化部第九届文
华新剧目奖；2003年，大型雪域风情
歌舞《香巴拉的祝福》获全省文艺调
演导演一等奖、演出一等奖。他们将
原生态的舞蹈、曲艺、藏戏、宗教音乐
作为整台晚会的基调，表现传统的热
贡艺术，以全新的理念打造出一种既
熟悉又新颖的独特的视听艺术效果；

2005 年，藏剧团编排大型歌舞
《圣雪莲》，整台节目通过真实唯美的
舞台艺术手段，将热贡文化领域的独
特民俗诗情画意的呈现在梦幻般的
舞台上，获得广大观众的好评。其中
部分节目在第二届全国曲艺展演中
获二等奖；

2006，大型现代藏戏《格桑花开
的时候》获全国少数民族戏剧汇演综
合金奖以及优秀导演奖；2007年，藏
剧团编排了第一届热贡艺术节大型
歌舞《金色热贡》；

2008 年，剧团开始编排大型热
贡风情歌舞集《热贡神韵》，这台晚会
以热贡民间原生态歌舞为基调，通过
现代舞台艺术表现手法来展示热贡
地区的文化历史、人文风貌、宗教艺
术。该剧获得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
华剧目奖和最佳文化剧作奖；

2009 年，他们编排了庆祝河南
县建县 55周年专场大型歌舞《美丽
的河南蒙旗》……

以上这些剧目和歌舞节目，无不
凝结着仁青加和全团演职人员的汗
水和心血，他们高涨的艺术表现力在
这些剧目和歌舞节目中得到了最充
分的表现，也赢得了上级有关部门的
嘉奖和群众们的肯定。

仁 青 加 告 诉 记 者 ，藏 剧 团 从
2015 年下半年开始演出市场建设，
他们计划组建一个小型的民乐队，招
募一批有思想、有能力的大学生，培
养一部分专业演员，创编一批经典剧
目，为创建全能型剧团而努力。

五、传承，漫长而修远的道路

2008 年，仁青加成为黄南藏戏
的非遗传承人，作为传承人，他必然
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推广传承和
研究藏戏的工作中。

黄南藏戏虽然走入了一个比较
繁盛的时代，但在黄南藏戏的发展和
传承中，依旧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考
验，比如藏戏专业人才匮乏，比如国
内没有藏戏的专业学校，比如藏区藏
戏研究人员极少，比如民间的优秀剧
目怎样得到传承和保护等等，这些都
曾是让仁青加感觉到无绪和头疼的
问题……但仁青加始终坚持认为，发
展和保护黄南藏戏虽然很难，但我们
这一辈要努力使之成为中华瑰宝。

在他和全团员工的奔走呼号之
下，2011年，黄南州民族歌舞剧团如
愿成为国家非遗项目基地实施保护
单位，在剧团建立了非遗保护中心，
对于黄南藏戏的发展来说，这几乎是
一种历史性的贡献。

黄南民间自古盛行藏戏，很多民
间剧团和藏戏在经历了文革的荒漠
之后，濒临灭绝。八九十年代，有些
民间剧团得以恢复，但依然可以用

“苟延残喘”来形容民间剧团的生存
状况。

（下转7版）


